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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宁是与《红楼梦》这部作品紧密相关的重
要地域之一。”3月5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直接给出答案。苗怀明
透露，作者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整理者高鹗是铁
岭人，刊刻者程伟元晚年在沈阳生活，这是很多人
都知道的基本事实。

在辽阳城内中心位置，一处素雅的平房院落静
立其间，迎接着八方来客，这里便是曹雪芹纪念
馆。辽阳博物馆副馆长何瀛深耕曹雪芹祖籍研究多
年，他介绍说，尽管曹雪芹祖上的旧居具体位置已
无从考证，但“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这一结论，有
着翔实充分的佐证。

在何瀛看来，对曹雪芹祖籍研究的重要价值
与意义，在于与 《红楼梦》 这部文学巨著的关联
紧密。如果曹雪芹的祖籍不在辽阳，那么，他们
就没有了特殊发迹机遇，更没有了后来飞黄腾达
的曹家，也就没有了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
干净”的结局。最重要的是，这部伟大巨著也可
能不会问世。

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曹雪芹爷爷的爷爷）是改
变曹氏家族命运的人。明末，曹振彦归附后金，在
辽阳建园修庙，《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
庙碑记》留下题名，辽阳成为曹家的发祥之地。

此后，曹振彦以军功起家，在多地任职，在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山西通志》《敕修浙江通
志》 等碑石、文献上，都有“襄平曹公讳振彦”

“辽东辽阳人”等记载。红学大家冯其庸曾说：“雪
芹祖籍辽阳，家传所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
石可证，虽万世而不移也！”

顺治初年，正白旗归上三旗，曹家成了皇帝的
包衣。曹雪芹曾祖曹玺于顺治七年（1650年）入选
銮仪卫，其妻孙氏曾被选为康熙保姆。曹家与康熙
皇帝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康熙二年，曹玺由内
务府郎中出任江宁织造，从此专差久任，三代世
袭，揭开了曹家风月繁华显赫江宁的历史。

何瀛说，《红楼梦》这部书不仅在思想内容和
艺术就成上与其家世有着必然因果关系，而且在书
中还隐含了曹家的家世，这是《红楼梦》与众不同
之处。因而对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的研究是个不可省
略的重要课题。

刊刻者程伟元
晚年生活在沈阳

《红楼梦》一书的整理者高鹗是铁岭人，他于
乾隆五十三年中举、六十年登进士，历任内阁中
书、江南道御史等职。乾隆五十六年，高鹗应程伟

元之邀，合作整理刊刻《红楼梦》程甲本，次年推
出修订本程乙本，使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首次完
整刊行。也许冥冥之中有缘，作为《红楼梦》的刊
刻者，程伟元晚年也曾在辽宁生活过。

苗怀明说，嘉庆五年 （庚申岁），盛京将军晋
昌听说程伟元具有才情，特邀其入幕，成为核心幕
僚之一。这段幕府生涯成为程伟元与沈阳结缘的开
端，他不仅辅佐晋昌处理“奏牍”等关乎仕途的重
要公务，更以文才赢得了这位宗室贵胄的深度信任
与敬重。晋昌的《且住草堂诗稿》中，有三分之一
是与程伟元的唱和之作。他在嘉庆七年冬离沈还都
的赠行诗中，盛赞程伟元“文章妙手称君最，我早
闻名信不虚”，足见二人情谊之笃。

程伟元在沈阳生活期间，除处理“奏牍”等公
务外，过着“诗酒流连、结社赋诗、琴书自娱”的
名士生活，晋昌在唱和诗中称其为“高士”“隐
士”，孙锡亦在《赠程小泉》中称其为“冷士”，足
见其淡泊功名、无意仕进的人生追求。而其在萃升
书院任掌院期间，凭借自身的艺文才学与教学实
践，成为辽东文脉的重要传承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乾嘉时期有“压倒三江”
之称的辽东名士王尔烈，于嘉庆元年七十寿辰时，
在其珍视的九扇木制寿屏上，程伟元为祝寿绘就的

《双松图》（又称《双松并茂图》）赫然在列，与纪
晓岚、翁方纲、英和等名臣名士的题字画作同屏。
这份殊荣，充分印证了他在当时辽东文化圈获得的
认可度。

嘉庆八年（1803年）前后，王尔烈卸任回沈，担
任萃升书院掌院期间，先邀请程伟元任书院教习，
后举荐其继任掌院之职。在萃升书院期间，程伟元
不仅传道授业，更以艺文滋养着当地文脉。他的及
门弟子金朝觐，后任四川崇庆知州，曾于嘉庆二十
五年为程伟元的画册题诗 《题程小泉先生画册》，
感念师恩。

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目前学界越来越多的
人认为高鹗和程伟元是整理者而非续写者。苗怀
明认为，高鹗与程伟元的这次联手意义重大：一
方面，他们让这部经典巨著从少数收藏者手中

“挣脱”出来，被广大民众所知；另一方面，他们
将这部有可能失传的经典以一百二十回的全貌完
整传播。

“实际上，1921年胡适考证《红楼梦》分为前
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以前，这一百二十回长期以来都
是以整体面貌传阅的，那时就已成为经典。”苗怀
明说，后四十回虽文采不及前八十回曹雪芹原作，
但相较于其他古典名著依旧毫不逊色。整理者精准
揣摩了曹雪芹的创作心思，让这部作品以完整面貌
流传百年，甚至一度让读者未察觉非曹公原作，这
一结果“本身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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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办公室没有窗户，每每伏案在电脑前工作
太久，便起身到大厅走走。一来让眼睛歇一歇，给紧
绷的大脑松松弦；二来久坐后双腿容易发麻，哪怕只
是简单活动活动，也算做了适量的运动。

踱步到阳光明媚的大厅窗台前，突然被保洁阿姨
种下的春色勾住了目光。这时节，室外还是干枝枯
草，而这片郁郁葱葱，竟比春日繁花更动人，更让人
真切体会到“秀色可餐”的深意，只因它可观亦可
食：一盆是刚冒尖的嫩芹菜，一盆是挺拔的蒜苗，还
有一盆水灵灵的小葱。

若是掐上几根嫩芹菜，配着土豆丝爆炒，淋上少
许汤炖至入味，再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望
着窗台边的纤细小葱，我不禁有些惋惜——这要是家
里院子里开春的发芽葱，蘸上一勺地道的营口大酱，
那股子鲜爽辛辣的劲儿，才是地道的下饭菜。

每年开春农村的院子里，第一抹鲜活的绿，从来
都是最早露头的发芽葱。小时候，每到吃饭时，妈妈
总会喊我去拔葱。农家的葱都经精心培土，长在高高
的垄沟上。我双脚踩在垄沟里，俯下身子，像准备参
加拔河比赛般做
好姿势。先抓住
一把，拔的时候
左 右 轻 轻 晃 一
晃，感受它的根
系 与 土 地 的 拉
扯，生怕土壤太
硬把葱根扯断。
妈妈总让我用铁
锹挖，可我偏喜
欢徒手拔。每次
都攥着葱根，小
心翼翼地发力，
再猛地一拽——
若是有葱根断在
土里，眼里心里
便 满 是 失 望 和
惋 惜 。 再 拔 另
一 把 时 ， 会 更
加 仔 细 。 每 一
次 成 功 拔 出 完
整的大葱，都像
是完成了一场小
小的胜利。

发芽葱剥去
外层熬过整个东
北寒冬的焦黄枯
叶，里面便是雪

白的葱茎，顶着
紧 实 的 嫩 绿 葱
尖。古人喻美女
有 “ 十 指 剥 春
葱”之说，可见
其鲜嫩。记得有
一次，我在屋里
剥葱皮，图方便
就直接把干葱叶
丢进灶火坑里。
妈妈笑着嗔怪：

“ 可 不 能 烧 葱
叶 ， 烧 了 就 不

‘聪’明喽。”我
吓得赶紧把丢进
去 的 叶 子 扒 出
来，生怕自己真
的变笨。那份孩
童 的 懵 懂 与 慌
张，至今想来仍
觉得好笑。

后来渐渐懂
得，大葱体内的
硫 化 丙 烯 等 物
质，不仅是它辛
辣香气的来源，
更 是 其 抵 御 严
寒、扎根冻土的

“铠甲”。而妈妈那句“烧葱叶变笨”的叮嘱，是因为
这种物质燃烧后会产生呛人异味，熏黑厨房，还能呛
坏眼睛。原来一句小玩笑，也是东北老辈人藏在日常
生活里的小智慧。

40年前的营口地区，冬季没有什么新鲜蔬菜，不
像当下交通便利、暖棚发达，四季都有鲜菜上桌。
700多年前，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在女儿家写下“葱汤
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的诗句。儿时的我
们，吃了一冬天的酸菜、白菜、土豆，对这一口本地
春鲜——大葱的热爱，更是餐餐离不开。

如今，看窗台上这盆盆青葱，便想起农村妈妈家
院子里的那片新绿。它们正如东北人的生动缩影：在
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从不向苦难低头；在琐碎的
日子里坚守热爱，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把平淡日子
过出辛辣酸甜。它在寒冬腊月默默积蓄力量，待到春
风拂面，便破土而生、绽放新绿。

《红楼梦》与咱辽宁关系如此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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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纪念馆全方位展示了曹氏祖籍的历史过往。

程伟元画像。

程伟元为《红楼梦》写的序。

时隔近 40年，1987 版
电视剧《红楼梦》的热度依
旧不减。近日，由这部经典
巨著衍生的话题“薛宝钗究
竟是怎样的人”引发多方激
烈争论，一举冲上热搜。

这一现象足以印证，无
论作为经典文学巨著的《红
楼梦》原著，还是成为荧屏
经典的1987版电视剧，二者
的深远影响始终跨越时光、
延绵不绝。

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经
典巨著的作者、整理者与刊
刻者，都与辽宁有着千丝万
缕的深厚渊源。

缕缕青葱。 王 苗 摄


